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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國際中文教材的漢字教學研究 

李盈璇 

 

摘要:漢字作爲中華民族的文字符號，不僅具有承載意義、信息，完成交流、記錄的基本功能，還區別於表音文

字，有其自身獨特的表義方式和思維邏輯，傳承了國人千百年來的思考與智慧。然而，也正是由於漢字獨特的表義

方式和構形，使得漢字教學一直以來成爲了國際中文教育中的難點。近 30年來，教學者爲提升漢字地位、弱化學習

難度、提高漢字教學質量做出了很多努力，漢字教學情况有了明顯的改善，但其仍然在整體的國際中文教學中處於

“偏滯後”的地位。爲探析目前國際中文教育中的漢字教學情况，本文選取了《HSK 標準教程》和《漢語教程》這

兩本綜合課教材作爲研究文本，發現了目前漢字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並提出相應的改革思路。 

關鍵詞：漢字教學；國際中文教育；教材；教學思路改革 

 

一、引言 

（一）漢字的重要性 

漢字作爲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本身承載了中國數千年的文明。漢字相較於語音、詞匯、

語法，有著更深層次的思考，其背後蘊含了中國人的哲思與世界觀、價值觀。學習者在能够用中文

完成口語交際之後，還能够讀懂中文、理解中國人的文化和所思所想才是國際中文教育最終的目標

和價值。由此，必須正視漢字教學在國際中文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 

（二）國際中文教材中的漢字教學 

近 30 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增强和國際地位的提升，中文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逐漸廣泛，

學習中文的人數也與日俱增。爲提升中文教育水平和教學效果，大量優秀的國際中文教材應運而生。

依照不同的課型、教學對象、學習目標等，教師會選擇不同的教材。其中，綜合課教材以培養學習

者系統全面地學習、應用中文爲目標，其自身有成體系的編寫邏輯，可代表國際中文教材編寫的整

體思路，同時也是國際中文教育行業使用較爲廣泛，且具有權威性的中文教材。 

一般來說，中文綜合課教材應包含聽、說、讀、寫四個要素，要求學生從語音、詞匯、語法、

漢字四個方面來學習中文。而漢字板塊在不同的綜合課教材中有一個相同的特點——占比少、用時

短。儘管如今的國際中文教育以讓學習者達到“交際目的”作爲最終的教學目標，但是對漢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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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忽視幷不利於國際中文教育的長遠發展。 

目前，關於漢字教學的設計和教材編寫等相關研究已有很多，成果浩瀚豐碩，從教學的總體設

計、教材安排、漢字的認知規律，到具體的漢字教學方法，都有豐富的研究成果。上世紀 90 年代，

國際中文教育事業逐漸起步，邁向正軌，此時漢字教學在對外漢語教學工作中相對滯後，甚至處於

附屬地位（費錦昌，1998），“漢字難教難學”成爲了國際中文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李大遂

（1998）、卞覺非（1999）相繼指出要明確漢字教學的地位，將其作爲國際中文教學的重要組成部

分。逐漸地，漢字教學受到了教師和學習者的重視，漢字相較於其它中文教學的滯後狀態也有所改

善（萬業馨，2004）。然而，漢字由於其自身筆劃多、字數多等特點，依然存在“難教難學”的問

題（李運富，2014）。面對這個問題，不少學者提出了具體的漢字教學方案（萬業馨，2000；李蕊，

2005；張熙昌，2007；崔永華，1997；萬業馨，1999；梁彥民，2004；李大遂，2008）。 

如今，漢字教學的地位和漢字教材的質量均有所提升。然而，將漢字地位提升至與語音、詞匯、

語法同等水平，使漢字教學成爲一個完整的體系，融入至國際中文教育，這幷不能一蹴而就。還需

要不斷地緊跟實時教材，觀察教學動向，及時發現漢字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幷思考改進的方案。 

（三）研究内容與方法 

在教材的選擇上，本文依照權威性和通用性選擇了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HSK 標準教程》

（共九册）以及《漢語教程》（共六册）。其中，《HSK標準教程》面向漢語水平考試，以 HSK考試大

綱爲編寫依據，是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授權的官方漢語學習教材。同時，《漢語教程》雖

不以 HSK 爲大綱，但其也以漢語零起點的留學生爲教學對象，同《HSK 標準教程》一樣有完整的漢

語教學體系和思路。經調查，目前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以及國內外多家漢語培訓機

構均以《HSK 標準教程》和《漢語教程》爲常用教材，無論從專業權威性還是通用性來看，這兩本

教材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此外，本文意在從漢語綜合課中看漢字教學的處境及現狀，因而需要選取

漢語綜合課教材，即同時包含了語音、詞匯、語法、漢字的課本。綜上，《HSK標準教程》和《漢語

教程》是最佳的研究對象。 

教材確定之後，需要截取相同時間段內的部分作爲比較研究的對象，從而保證能够看出在同一

段時間內的漢字教學進度和狀態。本文以一年爲期，在《HSK 標準教程》中截取 255 個學時

（60min/學時）的內容，在《漢語教程》中截取 306 個學時（50min/學時）的內容爲研究對象，兩

者總時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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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字教學所存在的問題 

（一）漢字教學的定位 

通過對兩册教材的梳理，本文將其中漢字教學在整體教材中的占比情况整理如下（見下列兩

表）。從圖中可以看出，漢字教學在整體教材中所占篇幅比較少，在《HSK標準教程》中每課不超過

2 頁，在《漢語教程》中每課不超過 5 頁，占比都比較低。這也能够反映出漢字教學在國際中文教

育綜合課當中的定位——用時短、比重低。雖然綜合課教材已經將漢字教學作爲必須的環節插入至

其中，但是仍沒有給予其足够的教學時長與分量。 

由此，增加漢字教學的時長，提高漢字教學的比重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從擴充教學內容、增設

練習活動等多個方面入手，提升漢字教學在國際中文綜合課當中的地位，改變其滯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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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字教學詞本位 

通過對教材中生字出現情况的分析（見下列兩圖表），本文發現在《HSK綜合教程》和《漢語教

程》中，有相當一部分生字是以詞的形式進行教學的，尤其是在《HSK 標準教程》中，從第 31 課

起，漢字教學板塊便改爲了“舊字新詞”和“同字詞”的學習，這看似是在教漢字，但實際上是通

過漢字讓學生掌握更多的詞，更像是詞匯教學。雖然這種教學方式能够讓學生儘快掌握更多的詞語，

但是却偏離了原本的漢字教學目標——認識、理解、書寫漢字，這種方式也被稱作詞本位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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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是音義結合且能够獨立運用的最小語言單位。一直以來，中文教學大多都以詞爲基本單位，

這不僅能使學生快速地掌握詞本身的讀音和意義，還能够幫助學生完成詞與詞之間的組合，從而生

成千千萬萬的短語和句子，達到完成交際、掌握該語言的目的。以詞爲單位的中文教學具有速度快、

效率高、質量好的特點，是極具性價比的教學方法。但是，該方式却忽略的漢字的特殊功能，詞是

由一個或者多個漢字組合而成的，其意義具有整體性。然而，漢字却由於其獨特的産生方式和發展

源流而具有獨立性，能够獨立表示完整的意義。若在中文教育中加入以漢字爲單位的教學，便能够

與詞本位教學互補，幫助學生在學會使用一個詞的同時，也能够明白其組成部分的意義，從而真正

地理解該詞。 

例如“駱駝”，以詞爲單位的教學會直接告訴學生“駱駝”是一種在沙漠中負重前行的動物，

其外形與馬相似，但是有兩個駝峰，具有强大的耐力。至此，學生若懂得了“駱駝”的讀音、字形

和意義，便算是學會了這個詞。但是，以字爲單位的教學則會將“駱駝”拆分開來，爲學生講解。

“駱”的篆體字爲 ，其左半部是“馬”，而右半部同“路”的右半部相同，義爲遠征，“駱”的

本義即騎馬遠征。小篆中，“駝”寫作 ，左半部爲“馬”，右半部爲“蛇”，即與馬相類的動物，

行走之時隊形如蛇的形狀，便是“駝”。那麽，滿足外形與馬類似、能够遠途跋涉、行走時隊形如

蛇形這三個條件的動物便是“駱駝”。由此，便可知爲何詞語“駱駝”會用“駱”與“駝”這兩個

字來指代這種動物。可見，以字爲單位的教學能够在詞本位教學的基礎之上，讓學生進一步瞭解詞

的意義來源和表義方式，由淺入深，使學生在使用這個詞的同時，又能够真正理解其內涵。 

因而，漢字教學需要適當地减少詞本位教學，轉而回歸漢字本身的教學，讓學習者能够真正地

理解漢字，這樣不僅能够减輕學習者的記憶負擔和畏難情緒，也可以提升國際中文教育中漢字的教

學水平。 

（三）漢字符號化教學嚴重 

目前國際中文教育中漢字的教學方法以符號化教學爲主，然而這種教學方式却存在著一定的弊

端，它在高效方便的同時忽略了漢字本身形、音、義的特點。漢字與其它語言符號不同，它本身具

有表意特徵，因而能指與所指之間的任意性較弱，理據性較强。其獨特的表達功能和發展源流使得

它區別於其他的符號，所以也不再適用於“符號化教學”，具體如下。 

詞、句子等語言符號的任意性較强，適用於“符號化教學”。樂眉雲(1994)曾指出，一切符號

都是由標記和指稱對象所構成的，即索緒爾所說的“能指”和“所指”。那麽，語言符號也同樣兼

具“能指”和“所指”。索緒爾（1996）認爲語言符號是任意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聯繫也是任意

的。例如，漢語中用“花”來指示“由花冠、花萼、花托、花蕊組成的可供觀賞的植物”這個概念

及這個概念所涵蓋的實體，而英文中却用“flower”來指示。像這樣，用不同的能指指向同樣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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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從語言的角度來看，我們很難說出“花”、“flower”和實際的花朵之間有什麽必然的、自然

的聯繫，也無法說明爲什麽“花”和“flower”都可以指向所指，這便體現出了語言符號的任意性。

在這種情况下，“符號化教學”能够提升語言學習的效率，使學生不糾纏於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聯，

而使直接學會目標詞句的發音和意義，掌握使用方法，進而應用於實際。 

反觀，漢字的理據性較强，幷不適用於“符號化教學”。漢字的能指與所指之間從最初就有緊

密的關聯。同樣以“花”爲例，小篆的“花”是 ，已然現實中“花”的形狀。就漢字來說，其

能指與所指之間任意性較低，能指功能强大，有相當一部分文字與其所指之間有自然的、直接的、

緊密的聯繫，是區別於其他文字的特殊符號系統。在這種情况下，便不再適合繼續使用“符號化教

學”方法。反而嘗試溯源，從字形上理解漢字意義，厘清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更能够幫助學生真

正學會漢字，從而理解、掌握更大的語言單位。 

符號化教學的普及會導致漢字學習“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必然結果。該教學方式將漢字

作爲既有的、現成符號教給學生，不深究其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具體聯繫，更不追溯其發展源流，只

要學生學會了該字的讀音和外形，便達到了學習目標。這種教學方法只注重漢字的今生，却不顧其

前世，學習者只學會了這個字如今的寫法，却不知爲何這樣寫，也不理解該字各部分的含義，這樣

的學習無疑是片面的。 

 

三、漢字教學改革思路 

（一）以“六書”爲綱 

“六書”出自東漢許慎（1963）的《說文解字》，用來揭示漢字的構造方式和一般規律，分別

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和假借”。“六書”理論雖形成於上古時期，但其理論體系成

熟完備，有理有據，直至如今仍然對漢字教學具有指導性的作用。早前，已有多位學者注意到了

“六書”的獨特作用，提議將“六書”理論應用於實際的漢字教學當中（劉博，2008；楊亮亮，

2012；黃小瑋，2014）。值得注意的是，各位學者在將“六書”引入漢字教學之時，均避開了“轉

注”和“假借”這兩類漢字。由於此二類漢字的産生方式和發展過程具有偶然性和較高的人爲參與

度，再加上這“二書”屬造字法還是用字法仍存有爭議，因而不便將其應用在漢字教學中，以免讓

學生産生誤會，對漢字規律的理解出現偏差。由此，在漢字教學時我們可以將生字按照“象形、假

借、會意、形聲”四個類別教給學生。 

其中，象形字以獨體字爲主，多數構形比較簡單，對於學生來說，算是直觀好學的一類漢字。

對於象形字，我們可以采用圖示教學法，象形字本就是描摹現實而産生的漢字，其在最初與現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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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模樣非常接近，即便發展到如今也能看到現實的影子，例如“日、月、雲、雨、山、火”等，

在講解這類生字的時候，可以結合圖片和該字最初的寫法來讓學生感受別樣的造字方式，這樣既能

幫助學習者理解構形，也可以將生字的意義記得更牢固。簡單的象形字常出現於初級階段的國際中

文教材中，不僅結構、意義簡單，而且使用率還很高，也是初級階段學習者需要掌握的基本生字，

采用以上教學方法可以緩解學生對漢字的畏難情緒，也能從學習之初便打好漢字的基礎。指事字與

象形字不同，它幷不完全描摹現實，而是在象形的基礎上以標注符號的方式將無法描摹的現實以抽

象形式展現出來，例如“上、下、本、末、刃、左、凶”等。對於這類漢字，也可以采用圖示法講

解，將象形的基礎和抽象符號以圖畫的形式展現給學生，幷對其講解，學生可以明白指事字的構形

思路，也方便理解、記憶生字。簡單的指事字在日常生活中也極爲常用，初級中文學習者在剛開始

接觸漢字的時候，以這種方式來學習是很有效果的。 

此外，“形聲”是漢字中最常見的一種造字方式，漢字裏面有相當一部分形聲字。關於形聲字

的教學，杜麗榮（2004）曾在論文中詳細介紹了“繫聯法”。“繫聯法”教學以字族理論爲基礎，

通過對漢字形符、聲符的繫聯，使學生認識到漢字的系統性和理據性，幷自覺遵循漢字的規律去學

習漢字。“繫聯法”分爲形符的繫聯和聲符的繫聯，以形符“月”爲例，“月”從“肉”變形而來，

主要表示人體相關的部分，例如“肚、肩、膀、肝、膽、脾、胃、胳、膊、臂、膀、脚”等，像這

樣，便把人體相關部分的多數漢字繫聯了起來，形成一個字族，如此一來便能有效幫助學生理解、

歸納、記憶漢字；再以聲符“方”爲例，按照“繫聯法”可以將“房、放、訪、芳、防、坊、紡、

仿”等以“方”爲聲符的漢字繫聯起來，這樣能够幫助學生記憶同聲符漢字的讀音，即使學生不認

識這個漢字，但是看到了“方”，也可以通過繫聯法猜測該字的讀音。在形聲字的教學中，可以采

用“繫聯法”，但是該方法只適用於有一定漢字基礎和識字量的中文學習者，形符與聲符的繫聯需

要較大的漢字儲備量作爲基礎，因而對於初學者來說有很大的難度，幷不適用。那麽，對於中文初

級水平的學習者來說，形聲字的教學需要采用“單獨講解、適當擴展、逐步繫聯”的方式，在出現

一個形聲字的時候，向學生介紹其形符和聲符，幷適當擴展簡單的同族字。“繫聯法”教學不僅能

够幫助學生辨義辨音，减輕記憶漢字的負擔，還可以讓學習者遵循著漢字本身的規律真正理解、學

會漢字，是形聲字教學較爲有效的方式。 

會意字與形聲字在構形上有異曲同工之處，都由兩個或以上部分組成。但是，由於會意字是由

兩個及以上的獨體字組合而成，其意義也是由這些組合成分的意義結合而來，例如“衆、泪、走、

塵、采”等，每個字都有各自不同的意義組合方式和思路，因而“繫聯法”不再適用於會意字的教

學。在會意字教學中，應當采取“逐個講解”的方式向學生講述它們的構形、含義。同理，掌握會

意字也需要以一定的漢字儲備量爲前提，例如學會了“小”和“土”，才能理解、記憶“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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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了“人”，才能理解、記憶“衆”。初級階段的中文學習者需要先掌握一定數量的獨體字，才能

正確理解、快速記憶相關的會意字。綜上，以“四書”爲依據的漢字教學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

歸納、記憶生字，其教學順序大致以象形字、指事字、形聲字和會意字排列，但這只是根據學生漢

字儲備量而設置的大體教學順序，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是穿插進行的。 

總體而言，將“六書”應用到國際中文教學中是很有必要的，這不僅能够幫助學生總結出漢字

的構造規律，還能够輔助學生真正理解漢字，更快更牢固地記住所學的漢字。但同時，也要注意到

“六書”教學的局限性，雖然“六書”理論能够覆蓋相當一部分的漢字，可以應用於實際教學，但

仍有一部分漢字無法用“六書”來解答，這便需要教學者依據實際情况來選擇教學方法，不能以偏

概全，照搬照抄。應當根據所教學生和漢字的具體情况來教學，選擇最高效便捷的教學方法，一切

以讓學生理解、記憶幷能够運用漢字爲首要目標。 

（二）字部教學法 

漢字從表面上看起來數量繁多，寫法複雜，沒有什麽統一的規律。但是，如果將其拆解開來，

會發現漢字的各個部件及意義是有規律可循的。王亞麗（2006）曾指出，漢字的部首具有表意功能，

能够幫助辨識字意，也有助於漢字的分類與規範。 

部分部首相同的漢字，在意義上也是有關聯的。例如：《HSK標準教程》中，“訁”部的“說、

試、課、讀、詞、語”，“訁”本身便具有“言”的意義，與說話、語言等方面相關，以“訁”爲

部首的生字也正是該方面常用的漢字，彼此關聯；再如“女”部的“奶、婚、如”，其意義也都與

女性相關。同時，《漢語教程》中也存在同樣的情况，例如：“心”部的“怎、想、感、意、思、

願、忘、念、必、急、心、恐”，都與人的內心活動、狀態、想法等相關；再如“钅”部的“銀、

鍛、錯、鐘、針、鋼、鐵、鏡、鑰”，便與金屬質地、器皿等關聯，意義有相通之處。這些同部首

的生字在意義上有相通之處，如果按照部首分類、歸納生字，那麽可以讓學生更快地記住意思，再

加上同類字在外形上也有相同點，對於字形的記憶和書寫也有幫助。由此，字部教學法具有很强的

可行性。 

但是，幷非所有的漢字都可以按照這個方法來教學。一些以筆劃爲部首的生字彼此之間意義無

明顯關聯，且字形上也不算相似，例如：“一”部的“不、七、三、兩、上、下、萬、業、且、無、

丁”；“丿”部的“九、麽、樂、丟”和“丶”部的“舉、爲、之”等，像這樣非“部同意通”的

生字便無需采用字部教學法，按照正常的教學順序單獨教學即可。此外，字部教學雖然可行，但是

需要挑選合適的教學對象和時間。從上表可以看出，同部首的漢字在積累到一定數量的時候，才更

容易看出彼此之間意義的關聯和與部首意義的關聯。同時，“部同意通”的字往往來自不同的等級，

不會出現在同一個教學階段。因此，若使用字部教學法進行漢字教學，則需要面向有一定識字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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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剛開始接觸漢字的學生幷不適用於這種教學方法。同時，字部教學需要長時間地堅持，幫助

學生由少至多地慢慢積累，難度由低到高，直到掌握了該字部的所有規定生字，才算是積累完成。

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識字量來判斷是否開始字部教學，一般情况下，當學生

掌握了該字部的 3 個及以上生字，如“氵”部的“河、江、洗”，便可以開始歸納講解，日後隨著

“氵”部字的增多、難度加大，再擴充該字部的字集。 

（三）還原造字語境 

漢字，尤其是合體字，有其自身的造字語境，而在生字教學中還原這些語境，很有利於幫助學

生理解、記憶漢字。以“劇”爲例，“劇”的篆體字爲 ，由三部分組成，左上部爲“虎”，左下

部爲“猪”，而右半邊則爲“刀”。猛虎和豪豬在古時候皆爲猛獸，“劇”的本義即讓奴隸持刀鬥

猛獸，是一種宮中的游戲，這種游戲無疑包含了劇烈的打鬥和明顯的衝突。該字的造字語境歷經千

百年仍未變化，如今的“劇”作名詞時，代表以强烈的性格衝突來表現社會生活的文藝形式；作形

容詞時，代表猛烈的、激烈的、强烈的，然而無論何種詞性，都包含存留著“劇”最初的邏輯意義。

諸如此類，漢字的造字語境是生動、形象的，可以直接反映在漢字當中。與此相似，很多漢字在造

字之初都是有語境的，在這種語境下，漢字的結構和意義可以清晰地被理解。然而，隨著時代的發

展，漢字的外形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一些字的構形比較複雜，且已經看不出原來的造字語境了，

因此很多中文學習者覺得漢字難學。長期的符號化教學讓學生只關注到了漢字外在的筆劃和筆順，

所以在遇到複雜漢字的時候他們會畏難和抵觸，也不容易記住正確的寫法。這個時候，還原造字語

境是很有必要的，在瞭解了這些漢字的産生思路和各部分所代表的含義之後，整體理解起來便會簡

單很多，學習者無需死記硬背這些組合部件，而能够在理解的基礎上記憶漢字。這樣，不僅可以减

輕學生的記憶負擔，也能幫助他們真正認識、理解每一個漢字。 

根據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還原造字語境首先需要還原該字的外形。那麽，在國際中文教育的

漢字教學中，是否有必要將古文字講給學生呢？這需要將教學對象和其中文水平作爲判斷依據，來

華留學的中文系學生以系統學習、掌握和應用中文爲目標，對於這類學習者，需要向其講授古文字，

還原造字語境，以便他們可以理解漢字的構形思路和意義，打好漢字基礎。然而，但對於短期學習

中文，僅僅因旅遊、工作、交流等目的而短暫接觸中文的學習者來說，則無需學習古文字，也基本

無需瞭解造字語境，單學會平時需要使用的簡單漢字，滿足需求即可。 

此外，除了古文字，繁體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還原造字語境。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發展淵

源，中國港澳台地區所使用的繁體字保留了部分古文字的痕迹，能够看出當時的造字語境，例如

“劇”、“懷”、“風”等。如今國際中文教育中的漢字教學以簡體字爲標準，不提倡繁體字教學。

但是對於生活在港澳台的外國學習者來說，可以適當地借助繁體字幫他們梳理造字語境，從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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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字。 

（四）加入豐富的練習與課堂活動 

操練活動是漢字教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本文所選取的兩册教材中，均沒有爲漢字教學設

計相關的自主練習與課堂活動，只有少量的機械性練習，這幷不利於幫助學生高效地理解、記憶和

書寫漢字。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完成了講解部分之後，需要留出一定的時間讓學生來練習。相比於

傳統的機械性練習，需要學生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練習和活動反而更能够吸引學生的興趣，集中注意

力，獲得更好的教學效果。對此，可以在漢字教學的時候插入以下兩個練習活動： 

1.漢字拼圖 

  使用“字部教學法”，可以讓學生瞭解漢字的組成部分，幷以部首爲依照分類記憶生字。

在完成教學之後進行對應的練習，能够有效考察學生的學習情况，例如，可以設置“漢字拼圖”環

節（如下圖），將該節課所學的生字和以往所學的漢字拆解成部件放在一起，讓學生盡可能地拼出

更多完整的漢字。如圖表 23 中的“扌、女、木、火、子、馬、亻、丁、古、口”10 個部件便可以

組合成“打、扣、好、媽、姑、如、李、休、枯、呆、夥、燈、仔、嗎、仃、估、叮、咕”等近 20

個漢字。這樣的練習能够讓學生回憶已經學過的漢字，幷與新的生字一起練習，發揮其主觀能動性，

融會貫通，加深印象。 

     

 

 

 

 

小組活動是國際中文教學中極爲常用的一種操練形式，可以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讓

其有課堂的參與感，提升教學效果。以往，詞匯、語法和交際是小組活動的主要練習對象，漢字練

習幾乎是空白的。對此，“漢字拼圖”可以作爲小組活動放在課程結尾，以練習漢字爲主要目的，

比一比哪一個小組可以拼出更多的完整漢字。這樣，便彌補了漢字操練的空白，使漢字的學習同樣

具有趣味性。 

2.一個漢字一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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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字教學初期，教師常常會先講簡單的象形字，例如“日、月、水、火”等，再搭配簡單

的圖片，來幫助學生理解漢字。其實，不只是象形字，其它類型的生字也可以采用這樣的方式進行

講解、練習。正如上節所說，有很大一部分漢字存在自己的造字語境，在瞭解了生字的語境及其各

部件的代表意義之後，學生便有了自己對它的理解。此時，讓學習者將生字以繪畫的形式畫下來

（如下圖），不僅能够考察他們對該字的理解和記憶情况，也能够提升學習興趣，加深印象。 

 

“一個漢字一幅畫”的練習可以作爲課堂操練或者課下作業布置給學生，以個人完成、集體分

享的形式來進行。這樣方便教師發現學生對漢字的理解問題，可以及時糾正。對於學生來說，也是

一個有趣的練習，可以降低他們對漢字的畏難情緒，逐漸理解、接納漢字的表音表意形式和構形。 

 

四、結語 

本文通過對《HSK 標準教程》和《漢語教程》的分析，發現了國際中文教育中漢字教學所存在

的問題：第一，漢字教學的地位較低，占比較少，遠不及語音、詞匯、語法等其它部分的教學，整

體來看處於滯後的狀態；第二，當前的漢字教學采用詞本位方式，多數的生字是以詞匯的形式出現

的，比較重視漢字進入詞匯之後的應用，而偏離了漢字本身的教學；第三，漢字教學以符號化教學

爲主，把生字當作一個個既定的符號直接教給學生，學生不理解該字的構形原理和表音表意的方式，

無法真正學會漢字。 

在明確了當前漢字教學所存在的問題之後，本文提出了新的教學改革思路。首先，應當正確使

用《說文解字》，將“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這四書應用到漢字教學中去。以圖

示法、繫聯法、逐個講解等不同的方法將不同類型的漢字講給學生，幫助學習者總結出漢字的構造

規律，讓他們更好地理解漢字，更快的記憶漢字；第二，采用“字部教學法”進行漢字教學，利用

部首的表意性，以字部爲標準，將漢字分門別類，把“部同意通”的生字放在一起進行教學，讓學

習者理解、記憶某一類的生字，减輕記憶負擔，提升記憶效果；第三，在生字教學中還原造字語境，

對於一些部件較多、構形複雜的漢字，可以利用古文字或者繁體字幫助學生還原造字語境，這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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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漢字的意義，實現“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第四，應當在綜合課教材以及課

堂中加入適量的操練與課堂活動，例如可以采用“漢字拼圖”、“一個漢字一幅畫”等方式讓學生

練習所學的生字，以便檢驗教學成果，鞏固漢字基礎，提升學習興趣。 

漢字，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凝結了千百年來勞動人民的智慧，是極具中國特色與文化

的瑰寶，是不朽的，是傳奇的。同時，國際中文教育亦是國家和民族的事業，其初衷旨在通過中文

教學，提升中文的國際影響力，讓世界知道中國，瞭解中國。而漢字作爲中文的重要組成部分，蘊

含了傳承千年的哲思與社會價值觀，需要在國際中文教育中被重視。歷年來，漢字教學的地位在不

斷提升，但仍處於“偏滯後”的位置，教學方式固化。這需要教學者不斷做出改變，提升漢字教學

的比重和地位，改善國際中文教材，采用更多靈活、新穎的方式進行漢字教學，將中國文化和漢字

本身的特色融入教學，使學習者真正讀懂漢字，在學習漢字的過程中知中國，瞭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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